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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是在我家做了10多年
的家政钟点工。6年前，我曾写
过一篇文章《高贵的人》，有朋友
说这篇文章虽然文字很朴素，但
显“高级”。我想这高级感应该来
自大姐的精神和品质。

这些年，大姐还是每星期来
我家打扫一次，从下午2点到晚
上8点。工钱还是那个工钱，一
定不肯加，还时不时给我买些肉
和蔬菜来。

我知道她给我买的都是从超
市挑贵的，她自己吃的未必有这
么好。我请求她千万不要给我家
买东西，“我比你富，你花辛苦钱
我心疼。”她每次都答应，但下次
又提一大堆东西来了。

我也无数次跟她讲“礼尚往
来”的道理，但她就是不肯接受我
的馈赠，哪怕是一点水果。每次
提出送她东西，她总是头摇得拨
浪鼓似的，这个家里有，那个家里
有。我跟她开玩笑：“你说得自己
好像是个大富翁似的。”

我有时换季时整理衣服，把
穿不上的衣服拿出来问她：“大
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扔了。”
听我说要扔，她才会看一下，看到
几乎全新的，她又会警惕地问我：

“妹妹，你是不是故意买了新衣服
说穿不上？”

让大姐接受我的一点心意真
的很难，我有时向她抱怨：“你真
犟啊，把我搞得累死了。”

我和她聊天时得知，她从早
做到晚，有时回到出租屋，一边吃
饭一边就睡着了。在我家打扫时
我想让她一起吃晚饭，她坚决不
肯。我只好偷偷地在她打扫结束
前做一碗面条，等她完工我端出
来，跟她说，不吃就浪费了，要倒
掉了。

她极力推辞，我把她按在椅
子上做她的思想工作：“你看就一
碗面条而已，你吃了回家就可以
睡觉了，省得那么晚回去再做
饭。”

她千恩万谢地接过筷子，吃
着吃着又突然指出：“妹妹，你下
面放了那么多肉和蛋，你是不是
要给我加强营养啊？你这碗面外
面买得七八十元了。”

“大姐，你总是把芝麻说成西
瓜，把西瓜说成芝麻。你送我那
么多，每次说一点点，一点点，我

给你吃碗面条就那么金贵了？”
“妹妹你这面条做得好吃，我

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但
下次不要做了，我坚决不吃了。”

如果说做一碗面费了我一分
的力，那说服她吃面条花了我十
二分的心思，每次需编不同的理
由。

前些天大姐来我家打扫，我
一个人吃晚饭，家里有大闸蟹。
我跟大姐说我泡的果酒可以喝
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剥螃蟹好
不好？大姐照例把头摇得拨浪鼓
一样。

我把她按在餐椅上，说一个
人喝酒吃螃蟹没意思，让她陪陪
我。大姐拘谨地坐在椅子角上，
说他们家乡不经常吃螃蟹。

我突然想到对我们来说很是
日常的螃蟹，大姐可能从来没吃
过。就像她来宁波近20年，但从
没有在宁波玩过，每天只是从一
家赶到另一家起早落夜地干活。
我赶紧把螃蟹分解开来，把膏挑
出来，全给了大姐，“我营养过剩
不能吃膏，大姐这个你帮我吃
了。”

“妹妹，我知道你又心疼我。”
我们喝着酒，大姐也渐渐放

松下来，“妹妹，你是个好人，心很
善。”

“大姐，我只是看不得别人受
苦。”

“妹妹，我也是。我经过李惠
利医院门口的时候，看到乞讨的
老人，我忍不住掏钱。别人说其
实那些人比我有钱，我不管他们
是不是比我有钱，我还是要掏钱，
我看着他们的样子就难受。”

大姐说得那么坚决，没有问
我她做得对不对，值不值得，乞讨
的是不是真的，这一系列很多“聪
明人”都要纠结的问题。

我惭愧我自己已没有了大姐
般圣洁的心。我明白了，眼前这
个身材瘦小，头发花白凌乱，眼角
布满皱纹的大姐，为什么脸上总
有一种让我觉得美的东西。

大 姐 的
心里有一座
宝藏。那宝
藏让她硬得
像头倔强的
驴，软得像束
柔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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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去镇海加油
听朋友说，镇海一加油站每升汽油比

市区便宜1.4元。我有点不太信，都是国
家牌价，同一城市的加油站怎么会有不同
的价格？

第二天，她发了张在那里加油的照
片，我信了。

昨晚在江北岸办事，回家的途中突然
发现车子的油快没了，于是想起朋友说过
的镇海加油站。想着时间还早，那里离加
油站又相对较近，便调转了车头。

导航显示还有11公里多，一时心里
还有点纠结，一个资深老司机至于为省那
么点钱，来回跑上几十公里？

快到加油站，远远望去，加油站灯火
辉煌，等待加油的车辆排成长队，尾灯闪
烁，照得那里一片通红。

看来加油得等上一段时间。这让我
焦急，但也给了我些许安慰，说明像我那样
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而且人数还不少。

仔细想想也是，宁波老话“铜钿银子
通心血”，这钱又不是风刮来的，能省为啥
不省？

加油站很大，双向两车道，四个加油
机，八支油枪，因为同时要给不同点的车
子加油，油枪的管线拉得很长，通过半空
中的一个个吊环穿引，在空中缠绕，密如
蜘蛛网，煞是壮观。

车子一步步往前挪，因为多辆车子同
时加油，等待的时间倒也不是太长，很快
就轮到了我。

加油机的显示牌明确标记每升油价
6.76元。

我平时加油只关注总价，不太注意具
体的油价。我问加油的小伙子：“师傅，这
里汽油每升便宜多少？”

“92号每升便宜1.4元，95号便宜1.7
元。”师傅忙着把油枪塞入油箱口，头也不
回地回答我。

随着油的不断注入，显示牌的数字不
停地翻新，最终显示总金额为326元，油
量48.23升。

平时加油每次约400元。看来这次
加油便宜了约70元。

加完油，已近午夜，回程路上，行人稀
少，空旷的高架路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冷
清、寂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心情
却大好。我算了一下，48升油，每升便
宜 1.4 元，那么 48 乘 1.4，等于 67.2 元。
扣除来回油钱，一次性加油，至少便宜
了50元。

哈哈，这50元钱感觉像是捡来的。
不对，“捡来”一词表达不准确。从小

老师教我们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
钱，交给人民警察手里边。”拾金不昧，捡
到的钱要还给人家的。如果这50元钱是
捡来的，我可能会为还不还钱或怎么还钱
而纠结、苦恼，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好心情。

来回跑了20多公里，我这也算是劳
动所得。

准确地说应该是赚了50元。
又何止50元？我算了一下，以我平

时加油的频率，每月大概加4次油。那
么，50乘4，等于200元。

我一个吃劳保工
资的退休老头，每月能
省200元钱。这感觉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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